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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童话研究学者麦克斯·吕蒂曾在书中说

过这样一句话，“在童话中，世界大概首次以诗的

形式被克服”。在固有的思想中，童话与现实是对

立的，前者指向童年时期对于世界的原初想象，在

童话搭建的遥远国度中，一切都是可控的，是善恶

分明、奖惩有序的，保持善良就可以获得爱情的馈

赠，而被欲望左右的反派必然以惨剧收场。而后者

不是，现实是不可控的，如果说童话提供了一个稳

定的结构来保证秩序的井然，那么现实主义的首要

特征即是不稳定情境的铺陈，正如现代生活本身所

带给人的些许不安与紧张。然而这种看似泾渭分明

的对立在电影这一特殊媒介中，却走向了某种统

一，即在故事背景设置为现代社会的电影作品中，

不论是叙事结构还是内核表达，依然有明显“童话

性”的留存与彰显。

一、从单纯的“童话”到复杂的“童话性”

从狭义的视角去定义“童话”，它通常被归

幻想与现实的乌托邦式重组

——电影中的“童话性”及其情感机制研究

栗心怡

摘  要｜童话因为独特的母题特征而成了开放的叙事题材，这也决定童话进一步成了具有符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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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后逐渐成为主导叙事媒介的电影。在文学到电影艺术的“童话性”表达中，分野出

了两种截然相反的风格呈现，其一是幻想中的“童话性”，即浪漫爱情或成长励志电影

对童话叙事的应用，其二则是底色之中的“童话性”，指向的是现实题材下，对困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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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为儿童文学的一种，以幻想性与易读性为基

础，编写的关于“彼岸国度”中发生的简短故

事。但从广义的视角切入，“童话”被延展为

了一种广泛的叙事文体，且呈开放姿态的童话叙

事不再仅仅对儿童开放，而是面向人类整体，去

尝试探寻一种轻盈、稳定的故事讲述方式。以这

样开阔的视野去重新检阅“童话”，能够发现童

话叙事渗透在任何形式的故事文本中，用吕蒂的

话来说，童话的题材向一切可能性开放，活态的

“童话”广泛延伸进了各个叙事环节［1］，为一

成不变的故事提供浪漫的乌托邦气质。

首先，是童话的形式本身对叙事艺术的影

响。童话是高度风格化的，这种风格体现在童

话形式中即是所有要素的孤立和毫不费力的联

结。在童话中，一切构成情节的要素都是具有孤

立性的，故事通常发生在一个遥远的国度，这个

王国是悬置的，它不被嵌入任何一段历史中，没

有前因与后果；故事中的主人公也不会陷入人性

的纠葛，因为童话中的一切人物关系都是为了情

节发展而存在，当不需要父母、亲友来辅助或阻

碍主角时，他们便会立即退场，就连王子也大多

只在结尾处作为拯救者与善良的“奖品”短暂出

现一下，仿佛在童话中，“一见钟情”就够了，

不需要任何深入的情感发展；此外，童话中的时

空观也是呈隔绝与孤立状的，在这些故事中，几

百年就只是一个数字，不会带来任何实质性的变

化，而主人公逃离高塔或城堡，只用不停地奔跑

就可以穿过黑暗森林，抵达目的地。在童话中，

时间与空间完全被抽象化了，一切都只为了情节

推进而服务。但极致的孤立同样意味着毫不费力

的联结，主人公通常凭借善良与乐观，就可以获

得“来自远方的帮助”，反派会自动输给优秀的

品质，而在击溃坏人后，主人公还会获得爱情的

馈赠，收获盛大的婚礼。这样的模式深刻地影响

了之后的诸多叙事艺术，尤其在现代电影的创作

中，以经典好莱坞神经喜剧到20世纪80年代复苏

的浪漫爱情片为典型例子，或许能窥得在现代社

会，人的普遍异化和孤立感之下对于所谓“轻易

建立联系”的渴望。这些以童话叙事为依托开展

的电影，大多故事轻松、情节简单，着重点不在

于制造矛盾与烘托悬念来构成强叙事，而更倾向

在简单的人际关系中，寻求童话式的心理满足。

并且，在吕蒂看来，童话中的母题具有空洞化

的特质，因为在童话故事中，现实生活中那些令人

感到悲伤、可怕、憎恶与恐惧的东西都丧失了应有

的情感色彩，变得“理所应当”，大家在童话的阅

读语境中，鲜少会因几十个王子死在去救睡美人的

路上而感到惊恐。童话中所有母题的这种空洞化，

同时意味着“失”与“得”。“失”在具体性与现

实性、体验的深度与关系的深度、细微的差别和内

容的重量。然而，“得”在形式的确定性和形式的

亮度。从某种程度而言，空洞化就意味着升华化，

一切成分都变得纯粹、轻盈、透亮，并达成一种毫

不费力的配合，人类生存的一切重要母题就在这种

配合中发出声响。［2］童话母题在轻盈与透明的状

态下，能够轻易地上升并依附在任何有可能的叙事

题材中，也正是这种随遇而安，使童话母题具有了

升华的可能，从个体的到民族的，再到全世界的。

“童话”也因此能够被扩展为一种呈完全开放姿态

的叙事模式，成为对一切题材开放的童话叙事。

其次，是童话的内核表达对叙事艺术的渗透。

童话因为母题独特的“随遇而安”性成了具有“含

世界的”开放叙事题材，这也决定童话进一步成了

具有符号性质的象征意义系统。在这种象征性的加

持下，“童话”从原有指代某类儿童文学的名词，

延展出了形容词的含义，与梦幻泡影般的现实走向

［1］［瑞士］麦克斯·吕蒂：《欧洲民间童话形式与

本质》，户晓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18，第115页。

［2］［瑞士］麦克斯·吕蒂：《欧洲民间童话形式与

本质》，户晓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18，第1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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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在了一起。在这个维度，童话与现实又一次达

成了某种暧昧的默契，形容词属性下的“童话”被

模糊为了较中性的情感取向，一方面对故事中大团

圆的情节发展报以积极的正面评价，诸如某一部电

影谱写了成年人的童话，让观众重新相信了爱情。

但另一方面，又是对过于理想剧情的负面讽刺，因

为现实不会像童话那样黑白分明、奖惩严明，童话

是稳定的透明结构，而现实中的人与事往往更为复

杂、偶然和多变。但正如前文所言，现代社会是需

要童话式的幻想叙事的，不仅在于异化使人渴望联

结，更在于童话在传播、搬演与改写的过程中，自

始至终地提供着一种潜能。在《冲破魔法魔咒：探

索民间故事和童话故事的激进理论》一书中，齐普

斯将其定义为“解放性的潜能”，他认为无论是老

故事还是新故事，童话通过对一种占主导地位的社

会规范和观念的批判性的、富有想象力的反映形成

了替换性结构，且当它们达到了这样的程度，就具

有了一种解放性的潜能，只要人类的主观能动性没

有完全计算机化而变得无能为力，这种潜能永远不

会被完全控制或耗尽。［1］这种对于现实乌托邦的

建构功能，使原本看似单纯的“童话”过渡为了复

杂的“童话性”，并持续在叙事艺术中散发活力。

而最直接受到感染的，便是文学与之后逐渐成为主

导叙事媒介的电影。且在文学到电影艺术的“童话

性”表达中，分野出了两种截然相反的风格呈现，

其一是幻想中的“童话性”，即浪漫爱情或成长励

志电影对童话叙事的应用，其二则是底色之中的

“童话性”，指向的是现实题材下，对困境中人性

童话的描摹。

二、幻想的力量：喜剧爱情电影中的童

话性

莎士比亚在《第十二夜》中，铺设了这样一

个错置的喜剧情境，塞巴斯蒂安与薇奥拉是一

对双胞胎兄妹，阴差阳错之下薇奥拉女扮男装

成了公爵的仆人并爱上了公爵，但公爵喜欢另

一位伯爵小姐奥利维亚，奥利维亚却爱上了女扮

男装但薇奥拉，经过重重误会与笑料，薇奥拉与

公爵、奥利维亚与塞巴斯蒂安分别成就眷属。吕

蒂曾在论文中提及过童话在莎士比亚作品中的功

能问题，在既往的莎士比亚研究中，也有类似涉

及其作品中童话性方面的研究，例如孤女的人物

设置、“仙女教母”型的角色安排［2］、隔绝且

荒诞的场景搭建，以及喜剧作品中的童话色彩

等。有学者就曾在《威尼斯商人》的文本研究中

指出，莎士比亚将现实世界与童话世界并置，在

两个看似异质而悬隔的世界中，生活的假面性皆

无处不在。体现出一种将现实主义与童话传奇、

社会写实与诗意玄想并置对照且渗透互介的独特

创作风格。［3］可以看出，童话不仅作为一种儿

童文学的体裁，更以普遍的叙事模式呈现在经典

的文学、戏剧作品中。2006年，梦工厂出品了一

部名为《足球尤物》（She’s the Man ）的美式青

春片，从人名到情节完全复制了《第十二夜》，

讲述薇奥拉为了继续踢足球，证明自己的实力，

替代了哥哥的身份，女扮男装进入了新学校的足

球队。虽然故事的发生地从古典社会搬进了现代

校园，但莎翁喜剧背后的童话逻辑却依然完整存

留，同样的搬演还发生在《驯悍记》到青春喜剧

片《我恨你的十件事》（1999）。莎士比亚在现

实与童话的碰撞中去描摹社会现实、谱写爱情童

话，这样的手法在幻想气质与现实背景间巧妙地

架起了一座桥梁，给后续的创作者提供了一种能

［1］［美］杰克·齐普斯：《冲破魔法魔咒：探索民

间故事和童话故事的激进理论》，舒伟译，安徽少年儿童

出版社，2010，第22页。

［2］张佳：《莎士比亚喜剧中的孤女童话》，《赤峰

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

［3］杜萌若：《威尼斯商人中的现实与童话》，《天

津外国语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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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抗住时代的变迁，在当下的社会语境构造浪漫

乌托邦幻想的可能。

这种“可能”最直观地表现在了经典好莱坞

时期的神经喜剧以及20世纪80年代之后神经喜剧

的复兴片种——浪漫爱情电影之中。在童话的

故事结构中，因果关系极为紧密，甚至可以说

所有的母题及人物动向皆是为了推动情节而存

在，孤立的主人公们通常因为因果链条被联结在

一起，并最终得到圆满的结局。神经喜剧则是在

现代社会背景中，借助了童话结构中的孤立与联

结功能，在简单稳定的情节设置中完成童话式的

人物成长与关系建立。此类影片的代表作有霍

华德·霍克斯的《二十世纪快车》（1934）、弗

兰克·卡普拉《一夜风流》（1934）、《生活多

美好》（1946）恩斯特·刘别谦的《街角商店》

（1940），以及普雷斯顿·奇斯的《淑女伊芙》

（1941）等。在这些作品中，情节设置基本上简

单易懂，讲述方式也多为平铺直叙。在环境空间

的选取营造方面，更与童话有相似之处，“神经

喜剧聚焦的有闲阶级往往让故事发生在各式豪

宅和纽约公寓中。此外，卡普拉的影片还经常设

置在小镇中，体现一种乌托邦式的平民主义精

神……还有一些神经喜剧会出现单一的封闭式场

景，比如《二十世纪快车》中的火车，《淑女伊

芙》中的游船”［1］。显然，童话的本质在于利

用简单的故事结构、平面化的人物塑造与抽象的

风格呈现，去最大限度地包容集体心理中的原初

情结，使其在媒介流变的过程中，被逐步延展为

一种开阔且流动的童话叙事。而在神经喜剧的创

作中，流淌着这种对人类原初乌托邦式幻想的观

照，例如刘别谦在《街角商店》中便搭建了如此

一隅，克拉里克与克拉拉既是互相不对付的同

事，又是心心相印的笔友，最终克服误会走到了

一起。在这个街角的商店中，男女关系、上下级

关系，以及同事关系都变得纯粹与简单，上司的

误会导致克拉里克短暂失业，但误会解除后上司

会反省道歉并作出弥补，真正的“坏人”也早在

影片一开始便暴露给了观众。

这部经典的《街角商店》在20世纪80、90年

代的浪漫爱情片热潮下，被重新翻拍为了《电子

情书》（1998），由汤姆·汉克斯与梅格·瑞恩

主演。在改编过程中，为了突出人物关系的反

差，男女主角从《街角商店》中不合拍的同事进

阶为了商业竞争对手，女主角所代表的儿童小书

店与男主角所代表的大型连锁书城之间天然的敌

对关系，与他们之后成为心意相通的网上笔友，

并以此为契机逐步放下傲慢与偏见产生浪漫爱情

的故事发展间构成叙事张力。而这种叙事张力天

然具有童话性的特质，从童话文体到西方文学传

统对童话叙事的沿用，再到现代电影媒介对其的

填补与扩充，“童话性”在以好莱坞为代表的浪

漫爱情片中，呈现为一种在既有类型片故事结构

的基础上，对“爱能弥合一切裂痕”的召唤。从

《街角商店》到《电子情书》，只有进一步加强

主角之间的阵营对立，拉大现实生活的差距，才

能在二人通过“电子情书”放下偏见并产生感情

时，迸发出极具“童话性”的理想爱情观。“爱

即一切”这一主旨，内化在童话叙事中，是从原

初童话文体简单的故事结构、孤立的人物塑造与

功能性的人物关系建立中定型出的“合理化”的

表述，并被延续到了现代电影的创作之中。正如

梁庭嘉在《迪士尼公主与女性的战争》一书中阐

释的那样，“爱”不需要分析研究就占据人心，

它是那么简单却饶富意味，古今中外的读者都

对它乐此不疲，爱是童话女主角对抗邪恶的解毒

剂。［2］凭借“爱是万能的”，童话故事中原本

［1］沈文烨：《笑声中的颠覆：美国神经喜剧研究》，

硕士学位论文，中国艺术研究院，2017，第32-33页。

［2］梁庭嘉：《迪士尼公主与女性的战争》，秀威资

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0，第11-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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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立的人物能够轻易与他人获得联系，且不用背

负任何现实的重量，在沿用童话叙事的电影创作

中，现实世界与童话世界继莎翁之后进行了又一

次的融合，直接表现为将现代社会后置为故事背

景，且被推到前景的是在“童话性”支配下书写

的爱情奇观。

此类童话般的“爱情奇观”展现在了诸如

《当哈利遇上萨莉》（1989）、《风月俏佳人》

（1990）、《西雅图未眠夜》（1993）、《二见

钟情》（1995）、《落跑新娘》（1999）及前文

提到的《电子情书》等一系列好莱坞20世纪80、

90年代拍摄的浪漫爱情喜剧片中，在这些作品

中，现实社会的阶级壁垒、生活差异与物质需求

通通被淡化或消解了，取而代之的是罗曼蒂克式

的关系演绎，主角需要克服的困难大多只是爱情

推拉中的不确定性，而非外界施加的绝对阻碍。

此类电影至今仍然被回顾、被需要，是因为其始

终提供着一种特殊的观影体验，这种体验来源于

浪漫爱情片中所搭建的乌托邦世界，与现实世界

呈现出了既嫁接又区隔的矛盾关系。嫁接之处在

于故事发生背景常设置在现代化大都市中，而区

隔之处则在于电影中的“童话性”提供了某种

“替代性满足”，即对最纯粹、最简单现代人际

关系建立的触摸与想象。

三、生存的力量：现实题材电影中的童

话性

如果说幻想之中的“童话性”强调童话叙事

对爱情片或喜剧片的深刻影响，模式化的叙述结

构在某种程度大过了对生活的描摹与人性的呈

现，是对童话般情节发展的乌托邦式想象。那么

现实题材电影中的“童话性”则截然相反，是在

背离童话叙事的同时，挖掘现实困境下人性的力

量并召唤温暖与希望，并且此类语境中的“童话

性”大多由儿童视角来补充完成。

美国女作家伯内特夫人在1905年出版了小说

《小公主》，这部小说讲述了一个名为萨拉的

小女孩在父亲过世前后的境遇突变，从备受宠爱

的小公主沦为了寄宿学校的小女仆，但其仍然能

在恶劣的环境中保持乐观、善良与坚强的品质，

最终获得了父亲朋友的帮助，拿到了遗产重新成

了“小公主”。这部作品虽然仍在故事结尾做了

“童话式”的处理，但重点已经从整体乌托邦环

境的搭建转移到了世态炎凉下人性的光芒侧写中

去，在《小公主》中，校长明琪小姐这一人物的

身上凝缩着作者伯内特夫人对体制腐败、功利主

义，以及权力话语等诸多社会矛盾的诉求，她在

萨拉父亲过世前后的态度突变，既反映了拜高踩

低的人性缺点，也突出了自己对萨拉过度嫉妒的

病态心理，因此她会利用权力将萨拉从公主“贬

低”为女佣。作品的内核也出于此，明琪小姐可

以对萨拉进行社会地位上的“贬低”，但“小公

主”并非物质意义上的，而是精神层面上对乐

观、坚强与天真善良的囊括。1939年《小公主》

被搬上银幕，由著名童星秀兰·邓波儿主演，

1995年阿方索·卡隆再次将这个故事改编后拍摄

为电影《小公主》。这一文本从小说走到电影，

给予了无数人力量，“每个女孩都可以成为公

主”的宣言背后，蕴含的是对艰苦境遇下对内心

的坚定。尤其在阿方索·卡隆版本的《小公主》

中，导演虽然加强了原小说文本中的魔幻气质，

但也更直观地切入了儿童眼中的幻想世界，将萨

拉的奇思妙想与明琪小姐的见风使舵对立起来，

“小公主”的精神内核便是在这种矛盾中被激发

出来的。而这种对“生存力量”的彰显也是“童

话性”在电影中的另一重表现方式，社会环境与

现实因素不再是呆滞的故事背景，主角的真实生

命体验也不再为了悬置的“乌托邦情境建构”而

让路。同时，儿童视角的选取，又天然造成了周

遭环境与童真世界的对立，能够以一种既天真又



55

幻想与现实的乌托邦式重组——电影中的“童话性”及其情感机制研究

残酷的笔触或镜头切入现实的另一面。

想要进一步探寻现实题材与童话性的关联，

需要再次回到童话文体自身，也就是幻想故事的性

质界定问题。儿童文学教授韦苇曾就幻想与真实作

出过这样的阐释，“幻想故事的本质要求是想象力

的高度活跃和自由。童话当然需要现实主义的合

作，但却不喜欢现实主义的纠缠不休……现代作

家选择童话，是一种对真实表现方式的选择，它

主要不是着眼于生理的真实与外部社会的真实，

而是以表现孩子心理方面的真实为依归”［1］。 

因此，从这种幻想文体中升华出的“童话性”也

具有高度的浪漫且纯真的气质，即使在反映社会

现象与真实事件的电影中，也能使用“童真”的

视角，使电影表现出超越固有现实主义创作认知

的超现实感，而这种超现实感正来源于对孩童真

实心理的探究。正如前文所言，《小公主》虽然

触及了儿童的真实世界与社会的种种矛盾，但在

故事结构搭建、结尾的情节处理等方面仍然留存

童话叙事的桎梏，那么只有彻底摆脱童话叙事的

框架后，再去探讨现实题材电影中的“童话性力

量”，才能更准确地把握幻想与真实的关系。在

这个维度，《美丽人生》（1997）是另一个典型

的例子。这部作品带给人最直观的感受在于用喜

剧去拍悲剧，在纳粹集中营的惨烈背景下，导演

罗伯托·贝尼尼用前半程的爱情童话与后半程的

父子童话共同诠释了什么是“美丽人生”，尤其

后半段当悲剧来临，父亲为了保留孩子的童真，

用善意的谎言在恐怖的纳粹屠杀背景中提供了生

存的力量。况且，父亲宁可舍弃生命，也要保护

孩子的心灵，为其创造“童话”的行为本身，也

传达着一种与苦难抗争的态度。

针对作品基调，现实题材电影中选择大量渲

染“童话性”，一般会消解作品中现实主义的严肃

性，相反，突出人在面对困境时，超越了趋利避

害、左右权衡的“动物性”，真正迸发人性光辉的

华彩时刻。这使得现实题材的电影，诸如《美丽人

生》（1997）、《完美的世界》（1993）、《伴你

高飞》（1996）等影片具有了某种“超现实”性，

并伴随着温暖且坚定的生命力。学者周景雷在范小

青的短篇小说研究中这样诠释温暖与现实的关系：

“温暖的现实主义不代表这种现实主义中没有批判

精神，相反却是因为真诚的批判而带来更多的温

暖……批判代表了直面现实、揭露现实问题的一

面，而温暖则是承担道义、解决问题的一面。”［2］

同理，现实题材作品中对超现实“童话性”的呼

唤，并非是对沉重现实生活的漠视，而是在压力与

艰难中寻求生存的力量。

四、结语

从单纯的“童话”到复杂的“童话性”，在

文学与电影的创作中，作为幻想故事的童话与现

实之间呈现出了既对立又统一的暧昧关系，且

分别指向了截然不同的两种表现形式。第一种是

传承自莎士比亚喜剧的故事模式，通过现实背景

与童话叙事的嫁接，建构悬置的“乌托邦爱情奇

观”，并直观反映在20世纪30年代经典好莱坞的

神经喜剧与20世纪80年代复兴的浪漫爱情片这一

类型中。在这类电影中，现代都市后置为故事发

生背景，不作为主要矛盾的设置焦点，真正置于

故事前景的是男女主角爱情内部的不稳定性。第

二种则是现实题材电影中对人性华彩段落的展

现，表现为通过对儿童视角的选取，从充满童真

的视角切入现实，更深刻地捕捉矛盾的对立、事

态的复杂与超现实的人性升格。

［栗心怡  中国艺术研究院］

［1］韦苇：《世界童话史（修订本）》，福建教育出

版社，2002，第3页。

［2］周景雷：《温暖的现实主义——关于范小青近期

的短篇小说》，《南方文坛》2008年第2期。


